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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白莲花”女主的兴起、反叛与变异回归

———基于女性主义视角下的考察

崔应令

(武汉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2;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
 

259770)

　 　 摘　 要:“白莲花”一词污名化后,被广泛用在称呼那些依附男性、过分善良、无限牺牲自我,却往往害了别人

或看起来单纯善良却虚伪自以为是的女性,琼瑶剧女主等成为其代表。 反“白莲花”的作品如《金枝欲孽》《甄嬛

传》等通过展现女性腹黑背后的无可奈何和只能依靠智慧、心机才能存活的现实,以及女人斗女人没有赢家的悲

惨结局控诉男权社会的残酷,具有强烈的抗争意义。 近些年霸屏的玛丽苏女主将改头换面的“白莲花”或“傻白

甜”重新拉回,她们虽然拥有知识、主动积极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抗争精神,却因更加污名的“绿茶婊”恶毒女配的

加盟,将女人斗女人“变名为实”,降低甚至消解了女性的抗争性。 在“娱乐至死”、女性被广泛污名和被消费的时

代,女性需要重新团结起来,寻找新的“解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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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白莲花”的污名化

“白莲花”并不是新鲜词,但开始具有负面意

义大约是从 2009 年开始,同名泰剧中的女主角如

同白莲一样为自己的兄弟姐妹无休止牺牲,这种

过分善良给自己和相关人带来了无穷的坎坷与

灾难,让人反感。 自此后,“白莲花”原有的善良、
无害、纯洁、无辜的正解被取代,成为一个贬义

词。 百度定义对其这样描述:“她们有娇弱柔媚

的外表,一颗善良、脆弱的玻璃心,像圣母一样的

博爱情怀,是那种受了委屈都会打碎牙齿和血吞

的无害的人,总是泪水盈盈,就算别人插她一刀,
只要别人忏悔说声对不起,立刻同情心大发,皆
大欢喜地原谅别人。” [1] 萌娘百科则这样形容

“……一贯偏执地追求自认为的善和爱,且对象

泛滥;要求他人遵循她自认为的善和爱;坑且仅

坑队友(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坑完队友仍不认为

是自认为的善和爱造成的。” 网络上有文章界定

那些“柔弱善良、清纯高贵、出淤泥而不染,并且

同情心泛滥,总是无原则地原谅(或假装原谅)所

有伤害过她们的人,并试图以爱和宽容感化敌

人”的人为“圣母” “白莲花”。 同时也区别两词,
认为前者“更多地被用于形容毫无用处的同情心

泛滥”,过分善良,力图拯救全世界,是道德圣母;
后者“则更强调一种虚伪与自命清高的姿态”。

当“白莲花”被污名化后,人们开始从以往影

视作品中寻找其代表。 琼瑶小说和其影视剧中

的一系列女主都成为其代表:紫薇、白吟霜、紫

菱、新月格格等,她们纯洁善良,为了爱可以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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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全,承受一切羞辱,她们隐忍、美丽,是男人们

梦寐以求的爱人、情人。 她们的人生目的是爱:
为爱而生、为爱而死。 这些曾经代表 “ 完美道

德”,“描画着重建道德体系的美好愿景,并以‘承

担苦难的命题’许诺她的观众:对道德的坚守和

对苦难的忍耐可以通向对自我心灵的救赎” [1] 的

人物成为攻击对象,不再被人称颂。
白莲花女主成为很多女性公开讨厌并攻击

的对象,如玖月晞的《黑女配,绿茶婊,白莲花》
(后改名为《怦然心动》)就是完全批判这类女性

的。 当然白莲花也被用到男性身上,有人认为

《琅琊榜》中的“靖王”就是男版的白莲花,靖王完

全是“道德”的化身,只做“正义”的事,为他心中

的正义甚至冤枉伤害其最好的战友梅长苏[2] 。
有意思的是,除了专门的分析者,一般观众对男

版的“白莲花”并不那么反感,这也说明人们反感

的主要还是“白莲花”女主呈现的不平等的性别

预设和压迫以及女性的自我奴化。
就这样,“白莲花”一词成为一个负面词,传

统女性所代表的形象及其道德观遭到批判并被

彻底污名。
二、反“白莲花”背后的女性抗争

21 世纪初的影视剧中开始出现反“白莲花”
女主形象,这些形象背离传统性别角色的定位,
显示出强烈的反抗性。 琼瑶笔下的貌美坚贞的

女子也遭到批判,如有学者就明确认为琼瑶剧中

的女主无不反映“琼瑶对父权社会中男女角色定

位的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认为琼瑶剧中除了

理想的男主和坚贞的女主外,往往伴随着“弃妇”
角色和女主爱情背后的“情人”定位,琼瑶宣讲爱

情至上的同时,将另一些“主妇”设置成真正爱情

的障碍而予以抛弃,这仍是“遵从男权社会规范”
的爱情[3] 。 所以,琼瑶剧中理想爱情的背后,实
际上是女性“对男权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高度依

附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性关系的价值规范

一致” [4] 。
反“白莲花”女主的代表作是 2004 年 TVB 拍

摄的《金枝欲孽》和 2006 ~ 2007 年的《后宫·甄

嬛传》,前者被称为宫斗剧的鼻祖,是“腹黑”女主

上位记;后者则完全是女性抛弃“白莲花”内核的

“生命成长史”。 两部作品都是对“白莲花”女性

的抛弃,都具有强烈的反抗传统男权的意识。 具

体来说其反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塑造道德上有瑕疵甚至是腹黑的女

主,通过揭示她们腹黑背后的不幸遭遇和性别压

迫的深层机制达到反抗男权制度的目的。
《金枝欲孽》中的女主玉莹看起来人畜无害、

貌美、单纯无邪,实际上却心机无限,为了上位可

以出卖爱她的人。 她说: “ 良心? 我早就没有

了。”而前期一直善良的老好人安茜也发出感叹:
“赢的,赢在她们心狠手辣;输的,也未必就正直

不阿”;尔淳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随时出卖姐

妹;如玥则更是一出场就心狠手辣:“心甘情愿,
俯首称臣这些话,从来都不是用来形容我祜禄如

钥的!”每个女性都不是单纯的良善之辈,唯一看

起来天真烂漫的人反而最有心机。 然而,这些腹

黑之人却都有自己的苦衷。 对女性形象的去道

德化设置并非倡导无德,而是批判导致无德的

原因。
《甄嬛传》里的女主一开始还是天真善良、对

爱情有期待、对他人友善之人,但后来的发展正

如剧情所呈现的,是她一步一步远离“白莲花”之

路。 在被算计、倾轧、谋害之后,女主用更狠的手

段和阴谋回宫复仇,甄嬛的“黑化”不仅合理而且

成为众人的期待———期待好人黑化后对坏人的

反扑。
其二,通过对女主们宫廷内险恶生存环境的

展示,揭示出在一个对女性伤害轻而易举的空间

中,女性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而自救的

道理,粉碎以往女主被动、需他救的形象设置。
“白莲花”女主们在经历坎坷后往往是依靠

严格恪守父权社会的品德等待男主们来救,但

《金枝欲孽》和《甄嬛传》的女主们则没有这样的

好运气(虽然不排除有男性会帮她们),她们只能

依靠自己的智慧、手腕和能力而自救。 比如《金

枝欲孽》中的祜禄如钥说:“我一直没有兴趣做孔

雀,因为浴火重生的只有凤凰!”老好人安茜说:
“后宫这里,不会有朋友,也不会有亲情,更不会

有任何信任可言。 在后宫这里,有人奉承你,就
代表有人想利用你,有人对你好,就代表有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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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你!”尔淳说:“要得到男人的心,最下乘的方法

是千依百顺,这样会让男人觉得索然无味;中乘

的方法是若即若离,让男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及;
最上乘的方法就是求而不得。” 这强调的是能力

和计谋。
《甄嬛传》并无例外。 女主甄嬛最初的纯情、

眉庄的端庄、安陵容的单纯,都很快淹没在宫廷

内的残酷争斗中。 甄嬛的丫头浣碧曾说:“且不

说利用两个字难听,要是没有利用价值,那才是

穷途末路呢”,这说明能力才是后宫生存的第一

要诀。 敬嫔对甄嬛更是直言生存不是靠心善:
“妹妹心善是好事,可是在这宫里,只一味地心善

就只能坏事了。 唯要牢记一句话,明哲保身才是

最要紧的。”端妃说:“华妃若是猛虎,曹琴默就是

猛虎上的利爪,不过,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
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身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

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这些论调背后

都是对能力的强调,揭示了在一个对女性极为残

酷的世界里,女人想要靠“白莲花”般的圣洁及道

德自律生存下来几乎不可能,除了锻炼自己的能

力,别无他法。 在最新的网络剧《媚者无疆》及其

同名小说里,这一点更是被无限放大。 危局之

下,无人来救,主人公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来,再
努力改变现实。 可谓世事艰难,除了奋斗别无

他法。
其三,女人斗女人不再有单纯的赢家,几乎

都是双输,女人互斗导致的悲惨结局产生了对男

权最大的反抗。
优秀的作品如《金枝欲孽》和《甄嬛传》都写

到了女人斗女人的悲,仿佛有输赢,但终究没有

真正的赢家,这两部作品看似是对男权的依附实

则是对男权社会最大的抗争。 悲剧,总是将美撕

毁了给人看,正因为如此,《红楼梦》中人物的悲

剧就是其抗争性,人物有多美好,其不幸就有多

大批判力。 就如毕飞宇在《〈水浒传〉 的逻辑与

〈红楼梦〉的反逻辑》一文里讲到的林冲是如何被

一步一步“逼上梁山”的:林冲本是个怂人,只想

安安稳稳地过点小日子,但就是这样也不可得,
因此“林冲越怂,社会越坏。 林冲的怂就是批判

性” [5] 。
《金枝欲孽》 中的女性的结局要么死,要么

逃,要么失去生命,要么失去所爱,没有赢家。
《甄嬛传》看起来略有不同,因为女主最后斗赢皇

后,斗赢皇帝,是有输赢之别的。 可是事实是,她
爱的人十七爷死了,她最好的挚友沈眉庄也死

了,她曾经最好的丫鬟流朱更是早早就为救她而

死,她的闺蜜———天真浪漫的淳儿也死了,她有

赢吗? 没有赢家,真正赢的还是那高高在上的皇

权和置女人于死地的男权社会。 于是,对“白莲

花”女主的反抗以女人互斗之悲惨结局完成了真

正的抗争。 如《金枝欲孽》中的安茜所说:“离开

紫禁城,离开那个四面被红墙围着的鬼地方,那
里面只有冤魂以及仇恨,没有的只是自己。 在那

个地方我已经失去很多东西,所以你一定要走,
你一定要离开那个地方,你可以的。”

离开宫墙,就是控诉,就是抗争;死亡,也是。
三、“玛丽苏”女主的霸屏与“白莲花”的部分

回归:女性反抗的削弱或消解

在琼瑶剧被批判,大量宫斗剧开启女性智商

上限时,电视剧市场开始出现大量的“玛丽苏”①

式伪“大女主”作品[6] 。 电视剧中无论是哪一种

类型的“玛丽苏”女主,往往都有一群恶毒“绿茶

婊”②女配要加害她们。 这些作品部分融合了琼

瑶式的爱情至上观,又添加了宫斗元素,但更重

要的是出现了大量“恶毒女配”,她们成为让人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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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玛丽苏,英文名 Mary
 

Sue:最早出现在同人文学作品中,女主人见人爱、高度自恋,高智商、高颜值、善良,无所不能。 不同于西方女主

无缺陷、无成长的特点,国产影视剧中的“玛丽苏”女主或者“傻白甜”或者“白莲花”,除了绝对的善良和漂亮外,往往有缺点,且后

期有成长。 作品的共同处是所有男人都爱她,女主光环加身,有难总有人来救。 玛丽苏分为“完美型”和“平凡型”,前者主要是能

力上的无所不能,后者则多是运气上的无所不能———傻白甜还总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而中国影视中的玛丽苏具有各种杂糅性,
不变的是人见人爱,总有男人甘愿为其去死,最终女主一定强大到令所有人臣服———走向完美。 参见百度词条“玛丽苏”。
“绿茶婊”,最初指 2013 年 4 月三亚海天盛筵陪睡事件。 2015 年后,网名“H. H 先生”创作了系列漫画,并冠以题目“告诉你什么是

绿茶婊”,将绿茶婊予以泛化,泛指外貌清纯脱俗,总是长发飘飘,在大众看来素面朝天,在人前楚楚可怜、人畜无害、岁月静好却多

病多灾、多情伤感,背后善于玩心计、玩弄感情的女人。 这个词往往是女性对那些假装清纯的心机女性的称呼,有轻蔑、嫉妒和憎恨

情绪。 参见百度词条“绿茶婊”。



恨、嫉妒或厌恶的女性代表[7] 。 那么该如何看待

这种兼带“白莲花” 特征的玛丽苏女主和“绿茶

婊”元素的女配影视剧形象呢?
其一,无论是拥有百般技能的全能型“玛丽

苏”女主,还是本是普通“白莲花”女主但最终成

长为赢家的平凡“玛丽苏”女主,都具有一定意义

上的抗争性,代表了对女性有能力改变命运并能

支配命运的向往或梦想。
然而引无数男性折腰的女主形象设计,和现

实中女性的真实情况对照,更像是一场意淫。 这

些作品表达了女性希望自己是中心,是被爱的对

象,是能最终胜出的强者的希望或者说梦想。 如

《醉玲珑》中的凤卿尘会弹琴、懂茶艺、能排兵布

阵,还懂术数变化且精通医术,她们拥有现代知

识。 在《步步惊心》《独步天下》等玛丽苏作品中,
也有类似的表达。 前者女主在穿越前就对清史

有爱好与研究[6] ,后者则干脆将历史故事变成为

女主的创作作品。 这些作品为现实中的人们(主

要是女性)提供了一种新的“意义与快乐”,事实

上“对受支配者来说,快乐源自一个人的社会身

份对支配结构的抵制……快乐源自所生产的关

于世界的意义和关于自我的意义,它给人的感觉

是在为读者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支配者的利益

服务”,因此,受支配者可能是“无权的”,多难的,
却因为抵制而获得“力量” [8] 。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些作品仍有一定的女性意识。

其二,玛丽苏女主的影视剧中一定会存在的

恶毒女配,使得这些作品将此前阶段对整个男权

社会的反抗变成白莲花女主同道德败坏、相貌丑

陋的女配的战争,大大弱化甚至消解了女性对男

权制度的抗争力。
如果说反“白莲花”作品中,女人与女人的争

斗不过是表,作为整体的女人同男权体制的争斗

才是其魂,而玛丽苏女主影视剧里,女人与女人

的斗争经由“绿茶婊”的女配彻底“变名为实”了。
“绿茶婊” 本是对女性的污名,是“多重压制” 下

“社会阶级关系和性别不平等结构” 的 “ 再生

产” [9] 。 然而,所有人对这类女性的厌恶却几乎

达成了共识:她们不够漂亮,心机又深,表里不

一,手段毒辣,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她们

不仅失于外在美, 更失了内部美———德行有

亏———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内耗和内部瓦解。
女配们与女主的争斗因其道德败坏、手段恶劣而

失去了对男权制度的批判,纯粹沦为女人对女人

不得不展开的绞杀和毁灭。 这对消解这类作品

中的性别抗争力作用巨大,或者说这种对女配的

贬低、对女主的抬高本质就是一场女性内部的内

斗和自我瓦解。
其实在反“白莲花” 阶段,这类女配已经出

现,只是她们往往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而
总有为了家庭或为生存等方面的无可奈何,如公

认的“绿茶婊”代表人物之《甄嬛传》中的安陵容,
其行为虽然可恶,可其初衷也不过是护家庭周全

和求自己生存,因此她的死也具有抗争性。 但在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玄女”和“素锦”完全

是为了对爱情占有的个人欲望而歹毒,这就叫人

几乎无法忍受了。 她们的死不仅无法获得同情,
反而掀起了全民狂欢———人们痛快于素锦被白

浅挖双眼并被贬下凡,遭遇老公出轨、背叛的结

局。 女人斗女人,合情合理,理所应当。 其背后

的那些更大的政治抗争命题完全被淹没了。
除了恶毒女配的出现瓦解了这些作品的抗

争性外,爱情重新成为重点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

步减弱了其抗争意味。
“白莲花”女主虽然遭到重创,但变了一个面

目(全能玛丽苏或从平凡走向至高之位的玛丽

苏)后又回归了,其方式除了女主的人设白莲花、
傻白甜外,还有以纯爱、真爱、挚爱为名的爱情主

题回归。 比如本应该是大气的历史题材的《芈月

传》,女主的权力之路如何走? 她怎样与各种势

力斗智,如何在各种利益纠葛中平衡、取舍? 如

何发挥自己的才智? 对此,作品中几乎没有呈

现。 她在后宫的各种勾心斗角以及爱情麻辣烫,
她与多个男人的情爱纠葛则九曲回肠、动人心

魄,以至让那些抱着想了解历史上第一个自称

“太后”之人是如何纵横权力的人大失所望。 又

比如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更是彻底将所

有有权有势的男人都爱我的意淫无限扩大,李世

民、李治、李恪、李牧,这些有权有势且历史留名

之人都爱女主,爱的方式各异,但都同样爱得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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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得切。 女主武则天则是没有心机的“白莲花”
一朵,是被各种外力推到至尊之位,观众在眩晕

之中跟着做了一场梦。 《独步天下》也是这种作

风,且收视率都还不错。 以女性观众为主的玛丽

苏伪大女主电视剧早已成为麻醉药,与现实却毫

无关系。
于是,反“白莲花”影视剧兴起的强烈的反抗

性,在玛丽苏女主改头换面的回归中悄悄收起或

变更了反抗的对象,女性的抗争之路在一片狂欢

中曲折倒退甚至倾覆。
四、女性抗争之路仍在路上

从影视剧中“白莲花”女主的出现到反“白莲

花”女主的盛行,词语从褒义变成贬义,包含着对

传统父权社会的反抗和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不
过这又是以消解“白莲花”作品特定历史背景下

的反抗意识为前提的。 这首先涉及一个问题:怎
样看待琼瑶式“白莲花”女主,她们身上是否也有

反抗性?
回答是肯定的。 琼瑶剧里那些为了爱情而

反抗家庭安排、藐视宗族礼法、不惜“败坏”名声

的行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当时大陆观众而言具

有巨大的“石破天惊”之效,对解除女性身上集体

主义的枷锁居功至伟。 琼瑶剧中的女主角也有

对家庭或家族的个性化的反叛,只是其对传统道

德的遵从在女性彻底走向市场、个性突出的时代

已经被抛弃,因此开启了对“白莲花”的反叛。
以女性心机和智斗为特征的宫斗剧是对琼

瑶剧女主的抛弃,其不仅去除了“白莲花”般女主

的道德人设,更抛弃了她们那种为爱情不顾一切

的套路,女性在这些剧里或为了生存,或为了复

仇,或为了报恩等不择手段上位,然而其上位可

以为了任何目的,却很少是为了爱情———“甄嬛”
曾有过对皇帝爱情的幻想,但终究绝杀了这样天

真的念想,走向为了家庭生存的腹黑之路。 我们

可以说这种女性的反抗其实又增添了新的女性

不自由———她们的反抗有多样化的功利目的,反
抗背后其实还是有诸多的不由自主,这或许可以

理解为对职场女性艰难奋斗的职场之路的写照。
无法爱、不能爱也是现实中女性们遭遇到男性不

真心、玩弄下的理性选择。 因此反“白莲花”女主

们的挣扎、痛苦、不由自主,都指向对整个压抑女

性的制度的控诉。
按女性主义的理想,影视作品下一步应该指

向进一步的反抗和为女性解放提供途径选择和

思考———可惜,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影视

剧中的“白莲花”女主在一番改装后,以玛丽苏的

方式强势回归。 依旧是纯洁、美丽、善良、无害,
甚至变傻了的女主,不过其人生一路开挂,爱情

事业往往大丰收,她们在与恶毒女配的斗争中完

胜,她们获得有权有势男性们纯真而浓烈无欺的

爱,她们的一生足以让人们永远铭记。 女主们与

有权有势的男性结盟,将那些政治经济地位低

下、道德也低下、长相普通的女配角彻底击倒粉

碎。 女性的同盟再也没有,有的只有阶级内部的

结盟,更或者就是阶层碾压———恶毒女配存在的

价值“就是被拉来制造爽点,让代入者在道德上、
智力上、政治经济地位上,以及在男人眼中的地

位上,获得一种全方位、碾压式的优越感”,“反映

了我们时代,在阶级逐渐固化之后,有产阶级对

于底层民众的冷漠” [10] 。
换言之,影视剧作品中“白莲花”女主、反“白

莲花”女主、“玛丽苏”女主都在消费时代被娱乐

化、玩笑化,成为夺人眼球、遮蔽现实问题的手

段,失去了抗争力。 从女性意识消解的角度来

看,当前的大众化、娱乐化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说

的不过是“物质的安全感、思想的解放”的必然,
是“人性的本真”的体现,还因其“对各种压制性

意识形态的解构,从而实现了思想的再启蒙和人

性的解放。” [11] 恰恰相反,我们得到的实际是波

兹曼“娱乐至死”带来的负面后果:“一切公众话

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

神。 政治、宗教……都心甘情愿成为娱乐的附

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

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12]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

代,人彻底异化,一切都终结了,生产、劳动、政治

经济学终结,革命也终结了[13] 。 既如此,我们又

怎能指望影视剧中的女性可以成为女性解放的

抗争力或帮助构建出“不同于正统的另外一个空

间和另外一种生活” [14] ? 甚至回头再看反“白莲

花”女主的时期,仿佛也清晰可见反抗之下的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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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消费:如宫斗剧自《金枝欲孽》开始便瞬时成

为一种流行,女人与女人的斗争,伴随漂亮的脸

蛋、曼妙的身材、邪恶的手段、神算的计谋,没有

比这更能刺激人的口味了,特别是剧中总有浪漫

真挚的爱情,将观众对情感的个体化需求以浪漫

化的方式呈现,从而“将一种隐蔽的政治秩序内

化为自身实践的法则” [15] ,狂欢之下无人自知。
然而,娱乐化的手段、以消费女性(包括以女

性成长和反抗男性为包装的消费)为目的的影视

剧并非不能继续承载女性抗争的使命,就如同不

管其居心如何,我们仍在反“白莲花”女主阶段看

到了女性必须抗争的呼唤和力量一样。 只是在

当前新的情形之下,我们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其一,在阶层分化严重、阶层间隔膜加深的

时代,女性群体内部早已分化,是否还有统一的

女性利益? 女性的解放指向何处?
女性内部确实分化严重,然而她们因其性别

受到的压迫并无根本差异,我们从女性的污名来

看其一斑:污称几乎涵盖了女性的各个方面,从
女性性特征到其外表、年龄、职业、性格等横扫一

切,女性几乎无所逃遁。 比如与女性性特征相关

的词:波霸(胸部丰满)、太平公主、黑木耳、粉木

耳、事业线;与女性外表相关的词:亚美女(长相

一般,但有气质)、恐龙(相貌丑陋的女网民)、美
眉(漂亮女人);与女性职业相关的词:女司机、小
蜜(秘)、家庭煮妇等;与未婚女子相关的词:没女

(没长相、没身材、没学历、没钱的女性)、熟女(成

熟女性———暗示性经验丰富)、剩女(高学历,高
智商、高收入的未婚女);其他如:水母(经常上网

发帖子的女性)、作女(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 no
 

zuo
 

no
 

die 的女性) [18] ,实在看不到哪个女性群体

可以逃过这些污名而单独存在。 最值得警惕的

就是女性内部的藩篱和互杀词汇如“大奶和小

三”“良家和婊子”“大龄剩女和黄脸婆” “家庭妇

女和职业女性”等———几乎“每一对被男权语境

成功创建并对立的符号都足以捉对厮杀,符合男

权社会期待者得到奖赏,而不利于其统治者则经

由同性之手,被钉死在耻辱柱上。 但是何谓胜利

者? ‘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夸耀和羞辱之

间,不过是顺从和反逆的区别。” [17] 反抗压迫女

性的制度和社会因素,这仍是解放必须达成的

目标。
其二,在一个女性被消费、被娱乐的时代,该

以怎样的方式让女性重新认识加诸在自己身上

的压迫并作出反抗?
生在消费娱乐时代,想要逃离这样的背景而

单独反抗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即便如此女性仍

然可以“随时随地地抵抗和反抗”,并挑战“资本

主义和父权制的权力” [18] 。 既如此,不如好好利

用可以找到的武器,重要的其实不是手段,而是

思想意识的改变。 从女性主义意识看,1995 年刘

晓庆主演的《武则天》的境界不知比那个一团烂

泥的《武媚娘传奇》高多少倍;而对父权当道、女
性互戕的批判早在张艺谋 1991 年拍的电影《大

红灯笼高高挂》里就已经充分展现。 只是这些精

神内核没有被大范围继承发展而已。 从这个意

义上讲,女性主义的启蒙课还需要继续普及。 当

然,在此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实在太多了,比如

我们要反抗的是压迫性的制度,不是男性———多

数时候,男性也是男权制度的受害者;比如我们

要明白对待男权意识深藏于心的女性,从改变其

思想开始,而不是将其变成敌人。
总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

可以利用的手段,继续完成没有充分完成的女性

的思想解放和身体解放,这仍是我们的使命。 因

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和其他的人权运动内容并

无不同,本质上是少数既得利益者和多数被剥削

压迫者的冲突。 ……女权主义者不应该割裂自

己与其他女性、男性的关系,它必须要走到群众

中去,走到女工中去,走到性服务者中去,走到被

整个社会侮辱损害的女人中去。”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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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tigmatization
 

of
 

“White
 

Lotus”,
 

it
 

is
 

widely
 

used
 

to
 

refer
 

to
 

women
 

who
 

depend
 

on
 

men.
 

Such
 

women
 

appear
 

to
 

be
 

too
 

kind,
 

sacrificing,
 

but
 

often
 

harm
 

others
 

or
 

seem
 

purely
 

kind
 

but
 

hypocritical
 

and
 

self-righteous.
 

Heroines
 

in
 

Qiong
 

Yaos
 

drama
 

are
 

representative.
 

“Anti-White
 

Lotus”
 

works
 

such
 

as
 

“Beau-
ty

 

and
 

war”,
 

“Empresses
 

in
 

the
 

Palace”
 

and
 

so
 

on,
 

display
 

the
 

helplessness
 

behind
 

wicked
 

women
 

and
 

the
 

reality
 

that
 

they
 

can
 

only
 

rely
 

on
 

wisdom,
 

scheming
 

to
 

survive. Such
 

works
 

show
 

the
 

tragic
 

ending
 

of
 

women
 

fighting
 

women
 

without
 

winners
 

to
 

sue
 

the
 

cruelty
 

of
 

patriarchal
 

society,
 

revealing
 

strong
 

resisting
 

awareness.
 

And
 

heroines
 

of
 

Mary
 

Sue
 

style
 

will
 

call
 

back
 

the
 

“white
 

lotus”
 

or
 

“stupid
 

white
 

sweetie” . Although
 

such
 

fe-
male

 

characters
 

still
 

show
 

certain
 

degree
 

of
 

resistance
 

and
 

possess
 

knowledge
 

and
 

initiative,
 

but
 

because
 

of
 

the
 

more
 

devious
 

“green
 

tea
 

bitch”,
 

their
 

resistance
 

is
 

greatly
 

discounted
 

and
 

the
 

way
 

between
 

women
 

and
 

women
 

is
 

turned
 

real.
 

In
 

an
 

era
 

of
 

“entertain
 

to
 

death”
 

and
 

wide
 

stigmatiz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omen,
 

women
 

need
 

to
 

reunite
 

and
 

find
 

new
 

ways
 

to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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